
C7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出
國
前
幾
日
，
我
想
去
與
北
大
一
街
之
隔
的
清
華
大
學
校
園
散
散
心
。

孰
料
，
一
到
清
華
大
學
門
口
，
只
見
大
門
緊
閉
，
只
留
旁
邊
側
門
開
着
，

卻
還
有
四
五
個
保
安
如
臨
大
敵
，
嚴
防
死
守
，
身
後
甚
至
還
停
有
一
輛
警
車
。

其
中
一
保
安
手
持
高
音
喇
叭
不
斷
地
喊
話
：
﹁請
出
示
清
華
的
證
件
！
請
出
示

清
華
證
件
！
﹂

很
多
外
地
來
的
遊
客
顯
然
不
會
有
什
麼
清
華
的
證
件
，
一
個
個
一
臉
的
茫

然
。
我
﹁自
恃
﹂
懷
揣
北
大
證
件
，
滿
以
為
會
﹁網
開
一
面
﹂
，
於
是
小
心
翼

翼
地
湊
上
前
去
問
保
安
：
﹁北
大
的
可
以
進
嗎
？
﹂

﹁不
可
以
。
﹂

﹁用
身
份
證
登
記
可
以
進
嗎
？
﹂

﹁不
可
以
。
﹂

﹁以
前
不
是
開
放
的
嗎
？
怎
麼
現
在
不
讓
進
了
？
﹂

﹁早
就
不
對
外
人
開
放
了
。
﹂

保
安
的
回
答
斬
釘
截
鐵
，
我
再
怎
麼
乘
興
而
來
，
也
只
得

鎩
羽
而
歸
了
。
想
當
年
王
子
猷
欲
見
戴
逵
，
冒
着
大
雪
連
夜
乘

小
船
前
往
。
經
過
一
夜
才
到
，
到
了
戴
逵
家
門
前
卻
又
轉
身
返

回
。
還
說
自
己
是
﹁興
致
已
盡
，
自
然
返
回
，
何
必
見
戴
？
﹂

今
日
門
口
之
眾
人
，
無
論
你
是
坐
了
幾

天
幾
夜
的
車
來
清
華
大
學
想
瞻
仰
一
番

，
恐
怕
也
得
被
﹁返
回
﹂
了
，
何
必
入

內
？
比
起
他
們
的
辛
苦
，
我
這
一
趟
閉

門
羹
又
算
得
了
什
麼
呢
？

轉
眼
間
，
我
從
北
京
飛
到
了
德
國

柏
林
自
由
大
學
。
早
就
聽
說
國
外
的
大

學
如
何
開
放
，
但
是
親
身
經
歷
的
時
候

，
還
是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這
大
學
居
然
連
個
圍
牆
也
沒
有
，
也

見
不
到
什
麼
保
安
，
沒
有
人
會
要
你
出
示
證
件
或
者
登
記
身
份

證
，
任
君
自
由
來
往
。
大
學
入
口
有
一
個
諮
詢
台
，
裡
面
的
工

作
人
員
對
我
們
這
些
﹁外
來
人
口
﹂
也
很
和
氣
，
一
臉
燦
爛
的

笑
容
，
不
厭
其
煩
地
提
供
信
息
諮
詢
服
務
。

我
們
去
柏
林
著
名
的
洪
堡
大
學
時
，
也
是
如
此
長
驅
直
入

，
﹁直
搗
黃
龍
﹂
。
洪
堡
大
學
是
柏
林
最
古
老
的
大
學
，
出
過

幾
十
位
諾
貝
爾
獎
獲
得
者
，
成
就
驚
人
，
對
歐
洲
乃
至
於
全
世

界
的
影
響
都
相
當
深
遠
，
按
理
說
，
這
座
國
寶
級
的
大
學
總
該
好
好
保
護
，

﹁閒
雜
人
等
﹂
非
請
不
得
入
內
吧
。
然
而
出
人
意
料
的
是
，
這
大
學
門
口
除
了

幾
個
擺
攤
賣
書
的
大
學
生
外
，
偏
偏
沒
一
個
保
安
，
我
們
這
一
群
﹁不
速
之
客

﹂
在
校
園
裡
面
居
然
可
以
隨
意
瀏
覽
，
走
馬
觀
花
。

中
國
很
多
大
城
市
的
硬
件
條
件
早
已
趕
上
甚
至
超
過
德
國
，
但
在
德
國
，

最
讓
我
感
覺
耳
目
一
新
，
反
覆
回
味
的
，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這
種
信
任
，
寬
容

，
和
諧
，
開
放
的
軟
環
境
。
什
麼
時
候
，
我
們
不
需
出
國
，
在
國
內
也
能
時
刻

體
驗
人
與
人
之
間
這
樣
的
信
任
，
寬
容
，
少
一
些
冰
冷
的
隔
膜
，
戒
備
，
敵
意

，
該
有
多
好
。

二○○九年的聖
誕節，我們全家是在
古巴Varadero度過的
。Varadero 是古巴最
負盛名的一個旅遊半
島，當地座落的都是
一間間涉外酒店，冬

天平均氣溫二十六度。從位於酒店五樓的
客房陽台上憑高遠眺，首先映入眼簾的就
是那片蔚藍的天空，頭頂的天是深藍，一
點一點變淡，向邊際擴展，在遠方天際處
，藍白交融，極有中國水墨畫的神韻。與
天空的顏色變化相反，天際處的海水的顏
色卻是深藍的，越近岸顏色越淡，靠岸邊
轉成淡綠色。其間海水的顏色在陽光的照
射下深淺不一，一塊墨綠一塊嫩綠地相互
融合在一起。

一群群的弄潮兒操控着一艘艘白色小
帆船，紛紛湧入這淡綠的海水，乘着微風
，迎着浪花，歡笑着，融入這片美麗的自
然。潮水也起伏着與白色的帆船和弄潮兒
嬉戲着，將他們一會兒高高地浮起，一會
兒再輕柔地拋下，遠遠的尖叫聲此起彼
伏。

潮水進退間，吞吐着的是那長長的厚
厚的白白的沙灘。沙灘上的海水很淺，很
暖，伸展到大海裡很遠很遠才齊腰。赤腳
走在這白色的沙灘上，很驚訝這幼小的近
似麵粉一樣的白沙會迅速地由十個腳趾頭
間的縫隙中鑽溢出來，瞬間就覆蓋了腳趾
再漫上腳面，暖暖地癢癢地，正在享受，
卻被另一個淘氣的浪花沖刷了個乾乾淨
淨。

岸邊目之所及都是一排排綠色高大的
棕櫚樹，椰子樹和香蕉樹，其間點綴着間間披着金黃色屋瓦
的建築。我喜歡在那幼白沙灘邊攤開白色的沙灘椅，將自己
全身抹上防曬油後，支上墨鏡，懶懶地躺下來享受。這片藍
天，那汪綠水，輕柔的微風，晶瑩的浪花，和着細碎的波濤
聲，由我一個人靜靜地陶醉其間……

真羨慕上帝對古巴人的垂青，讓他們得以獨享這顆加勒
比海上的明珠。古巴人多是拉丁人和非洲黑人幾代融合的後
裔，能歌善舞熱情奔放。他們大多皮膚微黑，臉龐英俊，稜
角分明。有着挺直小巧的鼻子，略微凹陷的眼眶和稍薄的嘴
唇，身材高挑或俊朗。少女喜着裙。少男則喜穿一條黑色貼
身長褲，露出腳下長長的尖頭皮鞋。上身一件深藍色長袖襯
衣，不經意扭開最上面的兩粒紐扣。袖口高高地挽過肘臂，
秀出一雙修長的手臂，顯得清新灑脫。

獨自在酒店外和市區漫遊，遇到的當地人都充滿自信地
微笑着跟我用中文互相打招呼。搭車深入到哈瓦那的各等住
宅區遊覽，很驚訝他們住房的外觀竟是非常的狹小破舊。非
常簡單的一個個小小的獨立屋構成了一個個社區，街道窄小
破舊，電器簡單落後，平坦的屋頂上亂七八糟地堆滿了廢棄
的天線，磚頭和各種垃圾。屋內的小院往往擺着一兩張椅子
，人們坐着那悠閒地休息。看到我們跟他們打招呼，馬上也
發自內心地跟我們揮手微笑，街道上玩耍的孩子們也咯咯咯
地帶些羞怯地歡快地跟我們打招呼，那樣的自然，那樣的純
真。

離開古巴時，我的腦海裡總是那一個個聞樂起舞的年輕
人，一張張對生活滿意的幸福笑臉和衣着打扮入時的古巴人
。真不敢相信，這些都是孕育於如此簡陋的居住條件和生活
環境。我不禁問自己，為什麼中國人明顯擁有更好的居住和
生活條件，反倒很少看到這一張張幸福而又自信的笑臉呢？

在很多時候，總
是有青年人問我一個
問題：你那麼多的作
品，是什麼時候寫的
呢？開始的時候，你
還不是一個作家，你
肯定不是專門從事文

學創作的，你哪裡有那麼多的業餘時間呢？
每當遇到這個問題，我總是微笑着告訴

大家，你去看看我的博客吧，你看看我每天
是什麼時候更新自己的博客的。你會發現，
我幾乎每天的更新時間是凌晨的四點左右。
而我還要告訴你的是，這個時間，是我已經
工作了一定的時間，是我已經把當天的創作
計劃完成了。而且，我這不是一天兩天，不
是一個月兩個月，而是我幾十年以來的工作
習慣了。

我的家人親屬，我的好朋友，甚至我所
有居住過的鄰居，他們都了解我的這個習慣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也在這樣告訴別人：
成為一個作家是很不容易的，他總是凌晨起
床。我的母親健在的時候，也常常在與人家
聊天的時候回答這個問題。她總是這樣告訴
那些對兒子好奇的人：從他上學的時候起，
無論一年四季什麼天氣，他都是過了半夜就
起床了……

我一直信奉這樣一句話：如果一個人一
生的每一天都能夠拿出同樣的時間做同一件

工作，這個人必定有大成就！
我一直這樣做着，把每天二十四個小時中的所有業餘

時間都擠出來，用來追求自己的文學夢想。我沒有料到的
是，我用來創作和閱讀的業餘時間越來越多，最後，以至
於遠遠超過了一般而言的正規時間了。

哈佛的老師經常給學生這樣的告誡：如果你想在進入
社會後，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下都能得心應手並且得到應
有的評價，那麼你在哈佛的學習期間，就沒有曬太陽的時
間。在哈佛廣為流傳的一句格言是 「忙完秋收忙秋種，學
習，學習，再學習。」

他們還這樣對學生說：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
的，所以，要利用時間抓緊學習，而不是將所有的業餘時
間都用來打瞌睡。但是，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說法： 「我
只是在業餘時間打盹而已，業餘時間幹嗎把自己弄得那麼
緊張？」可是，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卻不這樣認為，他
認為： 「人的差異在於業餘時間。」一位哈佛教授則斷言
：只要知道一個青年怎樣度過他的業餘時間，就能準確預
言這個青年的前程！

我們知道這樣一個故事。二十世紀初，在數學界有一
道著名的難題，就是二的七十六次方減去一的結果是不是
人們所猜想的質數。很多科學家都在努力地攻克這一數學
難關，但結果並不如願，一直沒有人完成它。

可是到了一九○三年，在紐約的數學學會上，一位叫
科爾的科學家通過令人信服的運算論證，成功地證明了這
道難題。他也因此成為當時譽滿全球的數學新星。

很多媒體記者採訪科爾： 「你論證這個課題一共花了
多少時間？」科爾回答： 「三年內的全部星期天，那是我
的業餘時間。」

我們還了解同樣一個故事。加拿大醫學教育家奧斯勒
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是成功地研究了第三種血細胞。他為
了從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讀書，規定自己在睡覺之前必
須讀三十分鐘的書。不管忙碌到多晚，都堅持這一習慣不
改變。這個習慣他整整堅持了半個世紀，共讀了一千多本
書，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我們大家都是普通的人，如果不能笨鳥先飛，你就不
可能超越他人。漫長的一生中，如果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
用在了有用的地方，你不僅僅會取得人生的成功，而且必
定是一個有着充實幸福人生的人。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很
多
官
宦
之
家
，
再
怎
麼
興
旺
都
過

不
了
三
代
，
而
曾
國
藩
家
卻
代
代
出
英
才
。
不
僅
曾
國
藩

自
己
的
兒
子
個
個
成
才
，
曾
家
的
孫
輩
中
還
出
了
曾
廣
鈞

這
樣
才
華
橫
溢
的
詩
人
，
曾
昭
掄
這
樣
世
界
著
名
的
化
學

家
，
曾
孫
輩
中
又
出
了
曾
寶
蓀
、
曾
約
農
這
樣
有
影
響
的

教
育
家
和
學
者
。

曾
國
藩
從
小
寒
窗
數
十
年
，
備
受
艱
辛
，
深
知
名
譽

、
地
位
、
家
業
來
之
不
易
。
他
目
睹
那
些
達
官
顯
宦
家
庭
的
官
二
代
們
，
不
是

飽
食
終
日
，
無
所
事
事
，
就
是
揮
霍
浪
費
，
吃
喝
嫖
賭
，
最
終
家
業
蕩
然
無
存

，
為
此
深
為
憂
慮
不
安
。
於
是
，
他
教
育
子
弟
，
首
先
就
從
做
人
開
始
。
曾
國

藩
在
清
末
官
場
中
是
屬
數
一
數
二
的
風
雲
人
物
，
但
他
卻
從
不
以
勢
壓
人
，
更

不
許
子
弟
作
威
作
福
，
當
敗
家
的
紈
絝
子
弟
。
他
知
道
高
官
子
弟
最
易
驕
奢
淫

佚
，
而
驕
佚
二
字
﹁皆
敗
家
之
道
也
﹂
，
﹁是
萬
惡
之
源
﹂
，
﹁由
驕
而
奢
而

淫
而
佚
，
以
至
於
無
惡
不
作
﹂
，
因
此
他
時
時
告
誡
子
侄
要
戒
驕
戒
佚
。
家
裡

男
的
出
門
須
走
路
，
不
許
僱
工
坐
轎
或
騎
馬
，
而
家
裡
的
妯
娌
、
女
兒
、
媳
婦

，
老
老
小
小
皆
紡
紗
織
布
，
養
魚
養
豬
。
即
使
他
的
夫
人
也
得
參
加
勞
動
，
為

全
家
作
出
表
率
。
曾
國
藩
時
時
告
誡
兒
子
不
可
假
父
之
名
而
行
事
，
要
潔
身
自

好
。
同
治
二
年
（
一
八
六
三
年
）
，
曾
紀
澤
與
家
人
乘
船
去
金
陵
省
父
，
曾
國

藩
寫
信
給
紀
澤
，
告
誡
他
一
路
上
不
掛
大
帥
旗
，
不
驚
動
地
方
長
官
，
﹁煩
人

應
酬
﹂
。
同
治
三
年
七
月
，
曾
紀
澤
赴
長
沙
科
舉
考
試
，
曾
國
藩
又
告
誡
他
不

許
和
考
官
疏
通
，
﹁不
可
送
條
子
，
進
身
之
始
，
務
知
自
重
。
﹂

曾
國
藩
反
對
買
田
、
置
屋
、
積
錢
留
給
子
孫
，
他
認
為
﹁做
官
發
財
可
恥

﹂
，
把
做
官
得
來
的
金
銀
留
給
子
孫
更
是
﹁可
羞
可
恨
﹂
！
子
孫
若
是
賢
才
，

不
用
靠
父
輩
遺
產
也
能
自
立
。
如
果
是
不
肖
子
孫
，
那
給
他
留
多
一
分
錢
，
他

就
會
多
造
一
孽
。
因
此
曾
國
藩
發
誓
﹁絕
不
留
銀
錢
與
後
人
﹂
。

自
小
在
農
村
長
大
的
曾
國
藩
視
﹁勤
﹂
是
人
生
第
一
要
義
。
他
在
北
京
任

官
時
，
多
次
購
買
北
方
的
大
白
菜
、
茄
子
種
子
寄
回
，
並
告
訴
家
人
的
栽
培
技

術
。
為
了
不
讓
子
侄
們
有
紈
絝
子
弟
的
大
少
爺
作
風
，
他
多
次
在
家
書
中
要
其

子
侄
們
半
耕
半
讀
，
連
拾
柴
收
糞
這
些
事
也
﹁須
一
一
為
之
﹂
。

曾
國
藩
曾
說
：
﹁吾
不
願
代
代
得
富
貴
，
但
願
代
代
有
秀
才
﹂
。
他
所
追

求
的
﹁秀
才
﹂
，
不
是
傳
統
的
讀
書
做
官
的
仕
人
，
而
是
能
夠
明
白
事
理
、
才

德
雙
修
的
君
子
。
正
是
在
這
種
家
教
原
則
和
方
法
的
引
導
下
，
曾
國
藩
的
家
庭

教
育
取
得
了
極
大
的
成
功
，
曾
氏
家
族
出
了
大
批
的
人
才
。
同
時
，
曾
國
藩
家

庭
教
育
思
想
不
斷
地
被
人
們
所
推
崇
和
借
鑒
。

在傳統戲曲中，有一齣
《戰金山》的劇目。此劇又
名《抗金兵》、《娘子軍》
、《黃天蕩》，寫南宋時，
金兀朮南侵，宋將韓世忠鎮
守潤州，宋、金兩軍會戰於
金山江上。韓妻梁紅玉親自

擂鼓，激勵士氣。最後大敗金兵。該劇在抗日戰爭
初期，梅蘭芳曾據以改編，多次演出，以鼓舞人民
群眾的抗日救亡情緒，是一齣很受民眾喜歡的劇
目。

自古以來，女將領兵上陣的不多。花木蘭是女
扮男裝，佘太君、穆桂英、楊排風、樊蓮花、薛金
蓮等，又都是傳奇故事中的人物。梁紅玉則是真正
名垂青史的巾幗英雄。她是江蘇省淮安人，出生於

北宋末年。由於金兵入侵，兵荒馬亂，梁紅玉隨父
母與大批難民，流浪到京口（今鎮江），後淪為軍
中藝人，也因此結識了宋朝駐防在那裡的將軍韓世
忠，並結為夫妻。從此以後，梁紅玉就跟隨韓世忠
南征北戰，一起抗擊金兵。

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二月，金兵相繼攻
下楚州、揚州，南宋朝廷一片恐慌。在杭州護衛高
宗的統制官苗傅，勾結劉正彥謀反。想廢除高宗，
立太子為帝。但又怕握有重兵的韓世忠前來討伐，
就將梁紅玉與他的兒子作為人質，扣押起來。韓世
忠聞訊後，由山東從海上南下秀州（今嘉興）救駕
，在此兵臨城下的情況下，苗、劉二人只得請皇太
后周旋，封梁紅玉為 「安國夫人」，請他到秀州去
勸說韓世忠罷兵。梁紅玉假意應允，就帶着兒子出
城，到了秀州，與韓世忠一起，匯集四方兵馬，一

舉平定了苗、劉之亂，維護了南宋的政權，歷史上
稱之為 「餘杭之難」。

第二年，韓世忠與梁紅玉奉命鎮守京口。金兵
幾百艘戰船來犯，雙方在鎮江金山下會戰。梁紅玉
英姿颯爽，身先士卒，登上十幾丈高的樓櫓，冒着
流矢， 「親執浮鼓」，指揮作戰。金兀朮屢戰不勝
，結果被堵在黃天蕩中四十八天後，方始逃脫。南
宋君臣得到捷報，滿朝慶賀。韓世忠加官進爵，梁
紅玉也被封為 「楊國夫人」。

此後，他們夫婦又奉命駐紮楚州，大修城池，
抵抗金兵。鎮守楚州十餘年， 「兵僅三萬，而金人
不敢犯」，大大長了人們抗擊金兵的志氣。梁紅玉
的英雄事迹，從此就在民間中廣泛傳頌，為她編寫
出 「擂鼓戰金山」的傳奇與戲劇，流傳至今。

在 「首屆兩岸漢字藝術節」
上，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所長田青、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
長許嘉璐、台灣文化總會副會長
林谷芳、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
男的《大師對話——漢字與中華
文化》；台灣藝術家琉璃工房創

始人王俠軍的《漢字與創意生活》；台灣詞作者方文
山的《漢字與文化識別度》；博理基金會新媒體計劃
主持人陳浩的《未來媒體的想像——漢字藝術創新表
達的空間》等近十個論壇聽者甚眾，其公眾關注度之
廣，是主辦方中國藝術研究院和台灣文化總會沒有料
到的。

漢字是我們老祖宗發明的，我們一直在用，但是
我們與漢字似乎越來越陌生，漢字之美越來越被忘記
， 「漢字之醜」卻越來越多。譬如，武漢大學首任國
學院院長郭齊勇教授在國學院揭牌儀式上就說， 「現
在熱播的電視劇對白中常出現 『你的內人』、 『我府
上』等詞語。還有一位博士生給導師寄賀卡，竟然寫
的是 『某某先師收』。」甚至一些廣告商肆意錯改、
錯用漢文字，譬如： 「咳不容緩」、 「飯醉團伙」、
「騎樂無窮」、 「一戴添驕」、 「天嘗地酒」、 「無

胃不至」等等，簡直俗不可耐。在國學熱火朝天的今
天，竟還有這樣的國學醜聞，簡直是對國學的羞辱，
更 「彰顯」國學熱背後的常識缺乏和精神缺失。

雖然目前對國學還缺乏一個被廣泛認同的定義，
但國學是以漢字美學為基礎的，漢字之美的研究應是
國學的一個重要學科，而且充分認識漢字之美，方可
正確使用漢字，方可避免小學生造句那樣的錯誤。然
而，隨着鍵盤時代的來臨，人們對漢字及其書寫越來
越陌生，有邊緣化的趨勢。表面看，現在頻頻出現的
漢語錯誤，是中國文字複雜的緣故。其實，這是在狡
辯，儘管中國文字有數萬個，但常用的就幾千個字，
錯誤不是在所難免的，而是對文字的 「陌生」造成的
。現在的一些高校仍然有研究文字的訓詁專業，只是
沒有什麼成效。相反，台灣學者深感文字的危機，而
研究成效不錯。

最近半年內相繼有三冊談中國文字的書出版，很
巧的是，三位作者皆為台灣知名文化人，彷彿約好了
要從不同角度來談中國文字。張大春《認得幾個字》
談漢字裡的故事，蔣勛《漢字書法之美》談漢字造型
的美感，唐諾《文字的故事》談甲骨文延續發展過程
的漢字文化。他們各把漢字之美寫得通俗、有趣、有
創見，縱橫捭闔，落英繽紛。小說家的筆法、評論家
的精巧、美學家的玄思，文字背後卻有着相似的訴求
：對於漢字這個 「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真的認得它
的美嗎？毫無疑問，我們天天使用的漢字，其美已經
變得很陌生了，正如出版人、書評人楊小洲所言，內
地作家 「有文學觀無文字觀」，甚至越來越 「不認識
」漢字了，以至於才有了不只是出現在相聲小品中的

「你賤內」 「我令尊」等句子。
我不知道台灣這三位學者所著 「字書」是不是特

別針對國內漢字陌生化、隨意解讀經典等亂象，但我
知道這三冊 「字書」在內地的出版，有着特殊的意義
，受到讀者的關注更是對內地漢字之美受忽視的嘲諷
。隨着國學的火熱，作為國學基礎的漢字美學並沒有
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許已經沒有人研究文字訓詁了，
熒屏上錯話連篇（新版《紅樓夢》即是一例），報刊
上的句子不倫不類，就是證據。由此可見，國學熱還
沒有穩固的基礎，因為國學研究充滿了泡沫，國學熱
只是形式上的熱，是為熱而熱。在我看來，台灣三位
學者的三冊 「字書」，是潑向國學熱的三盆冷水，國
學熱該降降溫了，不要再這麼浮躁了；同時，也警示
國學研究，要重視漢字美學。

漢字之美，是國學的重要學科，是永遠不能忘卻
的。雖然今天的漢字是經過進化和簡化的，絕大多數
漢字已經失去了古文字的形式（台灣香港仍在使用的
繁體字還有古文字的形式），但無法改變的是今天的
簡化字是古文字演變而來的，也就是說，其意義仍具
有古文字的意義（當然也有變化和消失的意義）。因
此，對正在使用的漢字我們必須知道其意義，然後正
確使用，不至於鬧笑話，特別是向公眾傳播文化的公
共傳媒不要出現文字錯誤。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
授成中英認為，國學有着豐富的內涵，是中國人對自
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也是一種文化身份認同。在國
學熱的今天，實在不該出現常識性的文字錯誤。可喜
的是， 「漢字文化保衛戰」正在成為兩岸文化學者的
共同心願，同時，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漢字之美，不只是體現在記載和傳承中華民族文
化之功上，其實，漢字本身就是一種中華民族文化，
也需要不斷傳承和發展。

﹁竹
外
桃
花
三
兩
枝
，
春
江
水
暖
鴨
先
知
。
蔞
蒿
滿
地
蘆
芽
短

，
正
是
河
豚
欲
上
時
。
﹂
蘇
軾
的
這
首
題
畫
詩
《
惠
崇
春
江
晚
景
》

流
傳
甚
廣
，
幾
乎
成
了
鴨
子
的
廣
告
語
。
這
真
是
無
心
插
柳
柳
成
蔭

，
鴨
子
與
大
文
豪
蘇
東
坡
聯
繫
上
後
，
牠
們
那
搖
搖
擺
擺
、
憨
態
可

掬
的
身
影
讓
人
愈
覺
親
切
。

兒
時
住
在
川
西
平
原
，
這
裡
河
流
縱
橫
，
溝
渠
密
布
，
堪
比
江

南
的
魚
米
之
鄉
。
因
為
水
多
的
緣
故
，
鄉
親
們
都
喜
歡
餵
養
鴨
子
。

過
去
生
產
隊
有
人
專
門
放
鴨
子
，
父
親
曾
經
就
是
這
樣
的
放
鴨
人
。

農
村
實
行
聯
產
承
包
責
任
制
後
，
父
親
仍
然
保
留
了
餵
鴨
子
的
習
慣

，
因
此
，
我
們
得
以
經
常
吃
鴨
子
。
鴨
子
的
吃
法
很
多
，
最
有
名
的

自
然
是
北
京
烤
鴨
，
可
是
，
一
般
的
老
百
姓
哪
裡
有
機
會
到
北
京
全

聚
德
吃
烤
鴨
呢
？
母
親
是
烹
調
鴨
子
的
好
手
，
鴨
子
殺
死
燙
毛
洗
淨

後
，
鴨
肝
、
鴨
腸
和
鴨
血
可
以
佐
以
酸
薑
酸
辣
椒
炒
成
麻
辣
鴨
雜
。

至
於
鴨
肉
的
烹
製
名
堂
，
可
就
多
了
，
枕
頭
鴨
子
、
太
白
鴨
子
、
樟

茶
鴨
子
、
泡
菜
老
鴨
湯
等
，
我
們
都
吃
過
，
我
最
喜
歡
吃
的
還
是
魔

芋
燒
鴨
。

魔
芋
又
名
蒟
蒻
，
是
一
種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沒
有
人
去
刻
意
地
栽
種
，
魔
芋
苗
自
然
就
在
房
前
屋

後
的
空
地
上
冒
出
來
了
。
但
小
時
候
，
我
並
不
喜
歡

魔
芋
，
因
為
它
們
的
樣
子
特
別
難
看
：
魔
芋
葉
子
像

蒲
扇
似
的
，
四
周
散
開
。
魔
芋
秆
上
有
很
多
斑
點
，

賴
賴
巴
巴
的
，
看
着
怪
嚇
人
的
。
我
們
從
來
沒
有
去

關
心
過
它
們
，
就
任
它
們
在
那
裡
自
生
自
滅
。
可
是

一
兩
年
過
後
，
那
裡
就
會
蓬
蓬
勃
勃
地
長
出
一
大
片

魔
芋
來
。
這
時
候
，
父
親
就
把
魔
芋
的
地
下
塊
莖
挖

起
來
，
賣
給
那
些
加
工
魔
芋
的

作
坊
。據

《
本
草
綱
目
》
記
載
，

兩
千
多
年
前
我
們
的
祖
先
就
開

始
食
用
魔
芋
了
。
在
川
西
平
原

，
魔
芋
主
要
是
做
成
了
魔
芋
豆

腐
，
又
叫
黑
豆
腐
，
只
是
顏
色

深
淺
有
別
而
已
。
黑
豆
腐
在
菜

攤
上
都
能
買
到
，
粉
粉
嫩
嫩
的
，
似
乎
用
手
一
擠
就

會
冒
出
水
來
。
黑
豆
腐
特
別
便
宜
，
一
兩
塊
錢
就
能

買
一
大
塊
。
它
可
以
加
上
酸
薑
酸
辣
子
素
燒
，
也
可

以
燒
鴨
子
。
魔
芋
燒
鴨
是
川
菜
中
的
一
道
名
菜
，
也

是
一
道
老
少
咸
宜
的
家
常
菜
，
川
西
的
主
婦
幾
乎
都

會
做
。黑

豆
腐
是
用
石
灰
整
治
而
成
，
鹼
性
比
較
重
。

因
此
做
菜
前
，
把
黑
豆
腐
切
成
條
後
，
要
放
沸
水
鍋

內
汆
兩
次
，
去
掉
石
灰
味
，
再
漂
在
溫
水
內
。
鴨
子

要
整
治
乾
淨
，
多
洗
幾
遍
。
魔
芋
燒
鴨
有
熟
燒
和
生
燒
之
別
。
所
謂

熟
燒
，
就
是
在
燒
菜
前
，
先
把
鴨
子
煮
一
下
。
煮
鴨
子
，
可
以
避
免

鴨
塊
烹
製
時
產
生
﹁縮
筋
﹂
現
象
，
造
成
菜
型
難
看
的
後
果
。
鴨
子

煮
後
涼
冷
，
砍
成
條
，
一
條
一
條
的
鴨
塊
，
十
分
好
看
。
先
煮
一
下

，
不
是
只
在
開
水
裡
浸
一
浸
，
而
是
煮
一
會
。
鴨
子
煮
過
後
，
一
部

分
鮮
香
味
要
流
失
在
湯
裡
。

生
燒
的
好
處
是
，
鮮
香
味
沒
有
走
，
但
是
形
狀
要
差
一
些
。
生

燒
，
也
就
是
把
鴨
子
剁
成
條
塊
，
放
進
油
鍋
裡
煸
炒
至
淺
黃
色
時
，

鍋
中
摻
湯
，
以
淹
過
鴨
塊
為
宜
。
湯
燒
開
一
陣
後
，
下
黑
豆
腐
條
、

泡
酸
菜
、
酸
薑
、
大
蒜
、
醬
油
、
鹽
巴
和
紹
酒
，
一
起
燒
至
汁
濃
鴨

軟
黑
豆
腐
入
味
時
，
放
點
蒜
苗
節
和
雞
精
就
可
裝
盤
上
桌
了
。
魔
芋

燒
鴨
色
澤
紅
亮
，
魔
芋
綿
軟
細
膩
，
鴨
肉
肥
酥
，
鹹
中
帶
鮮
，
又
辣

又
香
，
是
佐
酒
下
飯
的
佳
餚
。

魔
芋
燒
鴨
是
典
型
的
家
常
川
菜
，
也
是
節
日
宴
請
賓
朋
的
桌
上

常
客
。
今
年
過
節
，
我
就
打
算
給
家
人
來
份
魔
芋
燒
鴨
子
，
讓
他
們

見
識
一
下
這
道
菜
的
魅
力
。
說
不
定
，
女
兒
恨
不
得
連
自
己
的
舌
頭

也
吞
下
肚
去
呢
。

大學的差別 張 佳

曾
國
藩
教
子

許
莉
莉

幸
福
的
古
巴
人

鄧

勤

漢字之美 張魁興

﹁戰
金
山
﹂

鄧
小
秋

魔芋燒鴨 彭忠富

差
距
在
業
餘

魯
先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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